
年青時代的孫中山先生
小思

十
一
月
十
二
日
是
國
父
孫
中
山
先
生
的
生
辰
紀
念
，

我
答
應
了
寫
一
篇
紀
念
性
的
文
章
。
可
是
，
答
應
下
來
以

後
，
想
了
又
想
，
才
知
道
這
並
不
是
容
易
寫
的
。
因
為

：
要
寫
他
的
生
平
事
蹟
嗎

？
人
家
一
本
國
父
年
譜
初
稿

，
上
下
冊
共
七
百
多
大
頁

，
完
完
備
備
擺
在
眼
前
，
自

問
沒
有
能
力
和
勇
氣
，
把
它
濃
縮
放
在
這
小
文
裡
。
況
且

，
提
起
國
父
的
事
蹟
，
多
多
少
少
人
們
總
是
早
知
道
的
，

更
何
必
由
我
在
此
囉
囌
呢
？
要
頌
揚
他
如
何
如
何
偉
大
嗎

？
五
十
多
年
來
說
他
偉
大
的
好
文
章
，
恐
怕
數
之
不
盡
，

我
好
意
思
在
這
兒
賣
弄
才
怪

！
況
且
，
他
所
以
偉
大
，

是
有
一
大
堆
歷
史
事
實
支
持
著
。
只
要
看
了
這
堆
事
實
，

讀
者
心
裡
自
然
發
生
主
觀
的
感
受
，
這
總
比
讀
了
別
人
贊

頌
文
章
才
勉
勉
強
強
知
道
﹁
他
是
偉
大
到
不
得
了
的
﹂
，

來
得
深
刻
與
透
澈
！
既然
，
兩
種
方
式
都
不
敢
用
，
那
麼

怎
辦
？
就
讓
我
在
他
一
生
中
，
抽
出
自
童
年
到
二
十
七
歲
那
段
時
光
來
看
看

，
也
同
時
談
點
我
個
人

的
感
想
好
了
。

為
什
麼
要
單
單
抽
看

他
﹁
由
童
年
至
二
十
七

歲
﹂
這
段
時
光
呢
？
因

為
這
是
整
套
革
命
事
業

的
醞
釀
期
。
我
們
對
於

轟
轟
烈
烈
的
革
命
史
當

然
應
該
記
住
，
但
更
應

記
住
一
手
褐
開
它
序
幕

和
一
直
支
持
不
懈
的
人

。
對
於
這
個
人
，
我
們

應
該
懷
念
他
如
伺
帶
領

中
華
民
族
走
出
黑
暗
，

如
何
喚
起
國
魂
，
但
更

應
了
解
這
不
朽
事
功
是

如
何
孕
育
。

五
歲
至
九
歲
：

誰
都
不
能
不
承
認
孫

先
生
是
聰
明
的
∣

只

是
在
他
家
人
著
來
，
就

未
免
有
點
頑
皮
。
一
個

五
歲
的
小
孩
子
便
學
會

了
放
風
箏
、
泅
水
、
踢

毽
子
、
跳
田
雞
、
劈
甘

蔗
等
玩
意
兒
，
不
單
是

會
，
而
且
還
十
分
到
家

！
幸
而
他
不
只
精
於
玩

，
同
時
也
精
於
讀
書
和

思
攷
。
七
八
歲
時
在
私

塾
裡
，
他
竟
如
此
說
：

﹁
天
地
間
必
定
還
有
許

多
真
理
，
是
三
字
經
裡

沒
載
的
，
將
來
，
我
定

要
找
到
它
們
！
﹂
試
想

想
：
這
是
個
八
歲
小
孩

的
口
中
語
！

十
歲
至
十
七
歲

：

這
可
以
說
得
上
是
段

重
要
時
期
。
﹁
新
的
好

、
舊
的
壞
﹂
，
種
種
事

實
同
時
刺
激
著
他
。
於

是

，
﹁
要
革
命
了
﹂
的

種
子
就
在
這
時
撤
入
腦

袋
裡
。

十
歲
時
，
他
先
後
遇

到
了
兩
件
使
他
憤
憤
不

平
而
又
開
拓
視
界
的
事

情
：
清
朝
的
衙
役
勇
弁

，
無
綠
無
故
把
村
中

一

戶
有
錢
人
家
的
三
個
兄

弟
捉
去
。
他
曾
理
直
氣

壯
地
向
清
吏
迫
問
，
卻

差
點
兒
被
殺
害
。
這
是

他
首
次
看
見
清
吏
們
橫

暴
的
行
徑
。
另
一
件
是

他
眼
看
盜
賊
的
橫
行
。

同
時
從
被
紉
的
歸
僑
口

中
，
他
第

一次
聽
聞
﹁

在
外
國
任
何
人
都
可
得

到
法
律
保
障
﹂
這
種
妙

音
，
在
心
中
便
掀
起
了

﹁
好
與
壞
﹂
的
對
比
反

應
！
人
家
好
到
什
麼
程

度
他
還
不
大
清
楚
，
但

滿
清
的
﹁
壞
﹂
卻
足
夠

引
起
他
不
滿
與
憤
怒
。

剛
巧
，
這
時
他
又
聽
到

了
太
平
天
國
如
何
反
清

的
故
事
，
就
有
如
春
雷

一
響
：
﹁
哦
，
清
朝
是

可
以
反
對
的
！
﹂

十
四
歲
開
始
，
他
在

思
想
上
有
了
更
新
的
境

界
和
啟
示
；
因
為
他
隨

母
親
到
檀
香
山
去
探
望

正
在
經
商
的
哥
哥
。
﹁

始
見
輸
舟
之
奇
，
滄
海

之
闊
，
自
是
有
慕
西
學

之
心
，
窮
天
地
之
想
﹂

的
他
一住
便
住
了
三
年

，
還
在
一
所
英
國
教
會

學
校
讀
起
洋
書
來
！
於

是
，
人
家
的
﹁
好
﹂
他

也
領
略
到
了
，
﹁
中
國

要
改
革
！
﹂
在
他
心
裡

萌
發
著
，
成
為
他
一生

事
業
的
指
標
。

十
八
歲
至

二
十
七

歲

：做哥
哥
的
看
見
他
滿

口
流
暢
英
語
，
滿
腦
袋

木
合
傳
統
的
思
想
，
不

由
不
擔
心
起
來
。
最
好

方
法
便
是
叫
他
回
到
中

國
。
可
是
，
這
個
充
滿

新
思
想
新
視
界
的
青
年

；
對
於
腐
敗
的
政
治
錯

施
，
無
知
而
安
於
天
命

的
村
愚
行
為
，
如
何
能

安
安
靜
靜
她
忍
受
不
去

？
不
到
一
年
，
他
終
於

闖
禍
了
，
居
然
切
斷
了

鄉
人
最
尊
崇
的
一
個
神

像
的
手
指

。
在
父
母

譴
責
、
鄉
人
震
怒
的
情

況
下
，
他
只
好
黯
然
離

家
，來
到
香
港
。在
幾
年

間
，
他
先
後
就
讀
拔
萃

書
院
和
皇
仁
書
院
，
英

文
國
學
同
時
兼
顧
，
學

問
大
有
進
展
。
一
八
八

五
年
一
紙
天
津
條
約
，

激
發
他
實
行
拯
救
國
運

於
將
頹
的
大
志
。
為
了

找
一
份
適
當
職
業
以
掩

護
革
命
宣
傳
和
進
行
，

便
考
進
香
港
西
醫
書
院

，
成
為
第
一
個
得
到
香

港
政
府
醫
照
的
中
國
人

！
同
時
，
他
結
交
了
許

多
志
同
道
合
的
朋
友
，

大
力
宣
揚
革
命
∣

這

便
是
革
命
言
論
的
時
代

∣

革
命
醞
釀
的
時
代

一
個
二
十
來
歲
的
青

年
，
毅
然
挑
起
了
拯
國

於
沉
淪
的
擔
子
，
認
清

路
向
，
從
此
便
畢
生
嘔

心
瀝
血
、
奔
走
經
營
，

務
使
中
國
人
民
脫
黑
林

，
離
苦
海
。擔
子
重
，路

又
長
，
但
四
十
多
年
來

竟
毫
無
怨
言
地
支
持
下

去
！
甚
至
用
最
後
一
口

氣
還
說
出
﹁和
平
﹂
、
﹁

奮
鬥
﹂
、
﹁
救
中
國
﹂

這
幾
個
字
來
！
他
為
中

國
總
算
仁
至
義
盡
了
！

可
是
，
這
四
十
多
年
來

的
中
國
沒
有
報
答
他
∣

∣
沒
有
使
他
在
九
泉
之

下
瞑
目
。
這
是
他
的
不

幸
，
中
國
的
不
幸
！

四
十
多
年
裡
，
有
數

不
盡
的
二
十
來
歲
的
青

年
人
：
其
中
有
大
志
，

有
聰
明
的
也
不
會
少
。

可
是
，
孫
先
生
被
迫
放

下
的
那
擔
子
，
卻

一直

被
放
了
下
來
，
只
有
更

大
更
重
！
為什
麼
？
為

什
麼
？


